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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成果表明，南阳黄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独山玉器，是研究中原地区史前史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独山玉铲等生产工具的开发利用表明，黄山遗址具有独山玉雕“第一村”的史学价值 ，对独山玉文化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南阳有悠久的用玉、治玉历史，独山玉文化在中原地区乃至中国玉文化史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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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文化历史远至八千年前，其文化内涵广博精深，而独山玉及其质拙朴野的玉器，是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社会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重建中国史前史理论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
 千百年来，南阳人发挥聪明才智，用勤劳的双手，开发利用独山玉资源，为中华民族文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以独玉为主的玉石开采、雕刻，历史久远，技艺精湛，驰名中外，在中国玉文化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南阳师范学院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的科研成果表明，南阳黄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独山玉铲、斧、刀、镰等，说明这里勤劳智慧的古人早在7000年前就开始利用和雕琢独山玉了，玉文化开始萌芽并初步繁荣起来,这一个旷古未有的事业开创了玉文化的先河，为中国玉文化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 、独山玉文化史前史调研成果概述
从旧石器时代的“南召猿人”遗址可以看出，远在四、五十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在处于南北过渡带的南阳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打制的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利用本区域的山麓岩石、河滩砾石、燧石和岩浆岩等。尽管当时人们尚无地质科学知识，然而对水晶、蛋白石等宝玉石已开始利用了。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美术工艺品如石珠、石坠等装饰品的出现，表明原始人开始掌握玉器的选材、雕刻、研磨等工艺过程，且品种和类型不断增多，但选用的原料及加工工艺都欠科学。①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先民们在南阳盆地广大地区的生活十分活跃，南阳市近百处的古文化遗存就可窥见一斑。１９５８年以来，经过国家、省、市、县文物工作者试掘和发掘的遗址有黄山、下王岗、大张庄、八里岗等十余处。其
中，黄山遗址出土的玉铲，经有关部门鉴定为独山玉质地。这一发现揭开了中国中原地区独山玉文化研究的序墓，在中国玉文化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
玉铲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因距今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故有“中华第一铲”之称［2］。1976年文物普查时，在镇平县城郊乡王庄村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独玉铲一件，此玉铲长26.5㎝、上宽5.7㎝、下宽8.5㎝，最厚1.0㎝，上部有圆孔，下有弧形刃，弧长10㎝，刃处仅厚0.3㎝。另外，在新野县凤凰山新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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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中也出土了二件独玉铲，时代为仰韶文化中期。一件长18㎝、宽11.3㎝、厚0.7㎝，另一件长17.5㎝、宽13.3㎝、厚1.0㎝，两件玉铲均为黑花独玉③。
黄山玉铲的发现，提高了南阳独山玉的知名度，引起了科技界和社科界的广泛关注，为南阳和镇平玉雕业的振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今，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与知名的文物考古、宝玉石地质、独山玉开采与加工等方面的专家携手，全面而又详尽地对南阳新石器时代独山玉进行调查和研究，现已证明南阳是中国中部玉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同时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

自2003年9月起至2005年7月 ，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了涉及文物考古、地质、宝玉石、独山玉、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一批专家学者，首先对南阳十三个县、市、区新石器时代独山玉文化进行了田野调查，收集了4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散落于田埂、麦地、沟壑、坟地、路边、地头等地表的具有代表性和时代特征的遗迹、遗物，特别是石料与石器中的独山玉标本，并对各遗址进行了文字、测绘、照像等资料的记录工作。其次，对田野调查的标本依据类型学原理进行分类，诸如陶器、石器、玉器等，并编号登记加以妥善保管。田野地质调查与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

（1）在调研的40余处南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32处发现有独山玉制品，涵盖了南阳市域13个区、市、县。独山玉制品极为丰富，其中独山玉铲182件，独山玉斧65件，独山玉凿44件等，共计独山玉器446件，独山玉料381块。独山玉器品种繁多，近20余种。主要有玉铲、斧、凿、镰、带孔玉刀、玉磨棒、研磨器、镞、锤、锛、饼形器、刀形器、刮削器、片形器、杵形器、铲形器等，其中大部分品种为独山玉器的首次发现。
(2)黄山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可上溯到7000年前左右，即仰韶文化早期，由此可将“黄山人”生活和制作独山玉器历史的年代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其证据：①在采集的陶器中发现了类同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早一期的凹周线器底陶钵；②出现了类同方城大张庄裴李岗――仰韶文化掺有滑石粉的柱状鼎足和粘贴口沿；③陶器上出现了仰韶文化早期可见的刻划纹和乳钉纹。

（3）在内乡县茶菴遗址，发现了一件完整的独山玉手铲。这件玉铲为磨制品，且有手柄（双肩），更难得的是刃部两面都有经长期使用后留下的磨痕，即使用痕，痕迹沟槽十分明显。这件手铲为黑色独山玉，制作工艺精美，前端呈弧瓢状，后有手柄，表面平整光滑，达到国家二级文物标准。该独山玉铲类型在河南乃至全国尚属首次发现。

（4）在卧龙区黄山、宛城区高河头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打制的独山玉铲和独山玉斧，且都有保存良好的使用痕。在黄山、高河头遗址，分别发现了９件和８件具有制作加工时留下的切割（锯）痕独山玉铲。该切割痕密集平行排列，虽经磨制依然清晰可见，使我们探讨独山玉铲的加工工艺、技术和使用工具的珍贵遗物。加工工艺多样而且精细。既有大、中型的，也有小型的，还有微型的；有打制的、但大量的是磨制的；有使用过的，且使用痕明显，表明原始人长时间使用，也有没使用过的；有少量加工稍粗糙，但大量的加工制作工艺精细。黄山、张小洼、凤凰山等遗址共发现５件独山玉镰，其中１件黑白花独山玉镰有明显的呈锯齿状使用痕。

（5）制作玉器采用的独山玉料品种较多，主要有黑、黑花、黑白、干白、透水白、绿白、绛紫等，其中多为黑色独山玉，这表明，原始人由于受挖掘工具所限，只能采集独山表层之玉石，而面对硬度极大、埋葬较深优质的绿色独山玉还无法开采使用。

（6）在黄山、竹园、高河头、英庄等大多数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砺石等加工玉器的工具。特别是黄山有粗、中、细砺石之分。它们分别由石英砂岩、石英片岩和花岗岩制成，由此解决了玉器加工中粗磨和细磨问题。其中一块砺石体积较大（26×19×16ｃｍ），极其少见，特别是经过长期使用后的凹槽极为明显且保存完好。在方城平高台遗址首次发现了抛光器。抛光器保存完好，抛光面光亮平滑，它是制作石器和玉器不可缺少的加工工具。不知名器很多，给专家、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探讨空间④。
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表明，今南阳地区白河、唐河、湍河、丹江流域及淮河

上游广泛分布着新石器时代裴李岗、仰韶、屈家岭、龙山时期文化遗址。南阳师

范学院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开展的独山玉文化调查研究，进一步印证了南阳新石

器文化发展的序列、编年和诸文化谱系；同时新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独山玉器，

器形有斧、铲、凿、镰、刀、镞等，其质地分属于青、绿、墨、白、绿白、黑白、

酱黄和花斑独山玉，从而形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独山玉大地。生活在南阳各遗址

的先民们，用独山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从事农业、畜牧业和其它生产活动，

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蒙昧”和“野蛮”的面貌，创造了

璀璨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和多姿多彩的独山玉文化，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弥足珍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独山玉雕“第一村”史学价值分析

独山玉，也称南阳玉，又叫南阳翡翠，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玉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5900—前5500年）晚期、仰韶文化早期，生活于南阳黄山的先民们就发现了异于白河河床砾石的稀有玉种——独山玉，遂开始了上山采玉的活动。他们把采集的玉料，分别做成玉斧、玉楔、玉铲、玉镰、玉刀、玉镞、玉凿、玉锤等工具，用以生产和生活。由于独山玉器较之一般石器具有特

殊的硬度、光泽、质地和美学特征，因此，这类新材料工具，一经投入农业生产便发挥了其他材料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岁月的转移，黄山玉器加工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加工技术日臻完善，加工产品惠及南阳盆地甚至更远一些地方。尤其是黄山加工的独山玉铲，质地坚硬，刃部锐利，五彩斑斓，美仑美奂，为山川精英，人文灵蕴。可以说，以独山玉铲为代表的玉器，虽然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消逝、埋没于桑田之下，但它毕竟开创了中国古代独山玉开发利用的先河，同时也拉开了中国玉都——南阳玉雕的序幕。我们在充分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分析表明南阳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具有独山玉雕“第一村”的史学价值，对独山玉文化具有开创性意义。

黄山遗址，位于中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南阳旧城北约10公里处，西南距中国产玉名山──独山约三公里。1959年考古发掘发现的房屋，被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所引用，曾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历史教材⑤。1961年，黄山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不仅拥有新石器时代一切习见的特征，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制造陶器、开始定居生活，发明农业和畜牧，生活资料有较可靠的来源⑥。；而且就地取材，大量采集磨制与使用独山玉器，从而成为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最早、最大的独山玉雕村。

为了彻底揭开黄山独山玉器的历史“盖头”，南阳师范学院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先后二十余次来到黄山，用传统的文物普查和国际流行的“区域系统调查（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的方法，对遗址和距离遗址约2.5公里的中国产玉名山——独山进行了多学科、捆绑式地面调查，获取了一批石器、玉器和陶器等遗物，初步揭开了距今约六、七千年悠久而又神秘的独山玉开发利用的历史。研究成果表明，南阳是中国中部玉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同时也必将丰富和拓展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

黄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物相当丰富，调研中科研人员在田间、地边、沟谷、坟头等处，已采集到各类遗物1200余件，其中石器有石斧、砺石及石钻等；独山玉器有铲、斧、犁、镰、凿、楔、锛、刀、镞、球等；陶器有鼎、钵、甑、罐、碗、杯、盆、盉、锉、纺轮、弹丸等。根据器物特征分析，这里除了有裴李岗晚期文化遗存外，主要是仰韶文化的遗存，也有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

黄山，是一座由云母石英片岩构成的低山，海拔152米。黄山遗址座落于黄山之上，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米，一般高出地面约17米。遗址东临白河，北、西、南三面与平原接壤，北、西北有盛产石灰岩、汉白玉的蒲山和丰山，西南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产地——独山，山环水绕，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河流、山林、平原为生活于黄山的人们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渔猎、采集和农耕条件。约距今7500年前，一支大抵来自中原地区东北部的先民来到了黄山，揭开了南阳历史文化名城的第一页。仰韶文化时期，他们住在“独成一室”、“两间互通”或六间“交错相连”的房屋里⑦，用打制或磨制的石器、玉器从事农畜牧业生产，并掌握了制陶、琢玉和纺织技术，过着比较稳定的聚落生活，使黄山“村”成为南阳历史文化名城独山玉雕“第一村”。

综合调研资料，我们认为从裴李岗文化晚期（距今约7500年前）开始，经仰韶文化时期，至屈家岭文化晚期，黄山先民们大致在南阳生活了三千余年，他们用原始的独山玉石工具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南阳远古文明。之后，便消失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4000年前），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在黄山遗址散存的遗物中，有大量的独山玉料和独山玉器，器形有斧、楔、铲、镰、锛、凿、刀、镞、锤、球等。颜色斑烂驳杂，主要有绿、白、青、黑等色，一般为墨绿、黑绿、黑白、绿白结合的花斑玉和多色玉。由于独山玉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所以黄山玉斧、玉铲、玉镰，便成了人们砍伐树木、深翻土地和收割谷类、稻类农作物的主耕农具。约7500 年前，黄山出现了双弧刃、鞋底状打制的独山玉铲；仰韶文化时期，黄山先民的独山玉制造业大抵与石器制造业已“分而治之”，从而成为独立于农业、畜牧业和其他手工业之外的重要部门。独山玉生产工具成为黄山先民们的骄傲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黄山先民们加工的独山玉器中，最为丰富的是独山玉铲，既有打制的，又有打磨兼制的，还有磨制的，且形状、大小多样，制作精美，使用痕明显，成为黄山先民远近闻名的名牌产品。独山玉铲不仅满足了本聚落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走出了黄山，走进了今南阳市十三个县（市）区众多类似的史前聚落。这一现象说明，黄山玉铲在南阳远古拓荒史上，有着如同封建社会铁犁和现代社会拖拉机一样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在黄山遗址上，可以看到一定数量的、有打剥痕迹和切割痕迹的独山玉器遗物，更可看到非常丰富的、有磨制痕迹的独山玉器遗物；同时还可以看到一种“克玉”治器的工具――砂岩钻具、石英砂岩磨棒和石英砂岩砺石。这种玉、石共存的现象，大抵印证了《诗·小雅·鹤鸣》：“它山之石，不可攻玉”③的记载，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打剥、切割、琢磨独山玉器的远古治玉图。

调查研究表明，南阳盆地十三个区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有独山玉器，多以生产工具为主，数量极大、分布范围甚广、代表性玉器典型，且以黄山式独山玉铲为标志。由此可见，黄山遗址是一处为本聚落生产独山玉铲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制造场，又是一处向周边聚落单位提供玉铲等制品的供应地，因此可以认为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一处区域性玉器加工制造业的中心和基地。

独山玉为黄山先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玉料，它不仅满足了当地先民生产生活需要，而且出走了黄山，覆盖了现今南阳盆地名区、县，促进了新石器时代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黄山独山玉制造场得以生存、发展，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

玉石之路，一般指古代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之路，这是一条遗失于历史迷团的古道。然而，调研成果表明黄山玉料、玉器并非来自遥远且险阻的中国西部，而是来自眼下不足３公里的独山。独山玉那美丽的颜色，异乎寻常的硬度，为生活于黄山的先民们所景仰，为脚下白河滩的各种砾石所不及。约在裴李岗文化晚期（距今约7500年前），黄山先民们便开始了采玉、用玉的历史。那时，独山的地表到处是玉，有墨绿、黑绿、黑白、绿白花斑玉和多色玉，也有白玉、绿玉、青玉、黄玉、紫玉、红玉等单色玉，但均限于地表散存玉块。对于藏在岩体中的“独翠”，即使出露部分，也因手无寸铁而不得不怏怏而去。采玉之后，采玉人手提肩扛踏上回家之路。由此可以推定，即使新石器时代“就地取材”的用玉说能够成立，也非现代人想象之易事。

中原地区向被认为是古今产玉集中的地区之一，著名的独山玉就坐落于这个范围内。黄山遗址出土的玉制品有代表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物，也有代表仰韶、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遗物，尤其是大量玉铲的出现，使我们有理由认为，黄山遗址的独山玉器确立了中原地区南部，江汉平原北部，汉水上游白河流域独特的崇玉方式与治玉方法，它改变了或正在逐步改变中原地区“玉器并不发达”的结论④，为探索独山玉之路及其发展系统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2004年3月23日至26日，南阳师范学院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在南阳召开了中国独山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南阳独山玉文化阶段性成果评审会。著名玉文化、文物考古专家杨伯达、吴国忠、栾秉璈、赵春青、杨焕成、许顺湛、杨育彬、曹桂岑、张得水、王建中、周世全、赵成甫、柴中庆等出席了会议。《评审意见》⑧指出：黄山遗址发现的遗有打制、切割、琢磨痕迹的独山玉制品，以及黄山遗址陶器上反映出来的仰韶文化早期的文化特征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新石器时代的南阳已具有普遍采用独山玉料打制或磨制玉器的条件；采取就独山取材的办法，解决玉器材料的来源；掌握或初步掌握了一套打制、切割、磨制玉器的方法；黄山遗址可能是一处黄河流域与江汉平原间较大的独山玉加工场；南阳有悠久的用玉、治玉历史；独山玉在中国玉文化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三、独山玉文化史前史研究的意义和展望
南阳新石器时代独山玉文化研究，是南阳师范学院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会同当地地质、文物考古专家，采用先进调查手段和技术开展的一次联合攻关活动。这项活动将首次把遗址中出土的玉料和玉器，从石料和石器中分离出来，从而揭开新石器时代南阳独山玉文化以磨制玉铲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面貌，其中包括玉器材料的来源问题；玉器制品的工艺问题；玉器的用途、功能问题，以及新石器时代南阳独山玉与国内其他玉之间的关系问题等。其意义： 1、证明南阳新石器时代拥有丰富的玉器遗存和先进的琢磨工艺；2、独山玉是内地玉原料的主要来源；3、“玉器所表现出的文明因素及其时空多元性，突破了以往认为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说’的框范”尚为时过早的所谓“框范”；4、南阳新石器时代玉器不仅具有独特的地域面貌，而且表现出各考古学玉文化之间的趋同性和融合性，从而构成中华玉文化的整合和统一；5、南阳新石器时代同一文化的遗存，有着同样形式的工具、用具和制作技术，使南阳有理由以1959年黄山遗址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玉铲材料来源地点命名其考古学文化，即“独山玉文化”，用以表示南阳新石器时代考古遗迹中，属于同一时期的有地方性特征的共同体。

南阳新石器时代独山玉文化研究，用丰富的实物资料证明了南阳是中国中部玉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独山玉无愧于中国古代四大名玉之一，独山玉理应成为国际品牌，中国国石。
本课题用地质学、宝玉石学的理论和方法将玉料和玉器从石料和石器中分离出来，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定其相对年代，用实物、实验考古学以及现代玉雕工艺推断其加工技术、用途和功能，进而复原和再现新石器时代“南阳人”局部的生产和生活面貌，建立崭新的“独山玉文化”，这在南阳乃至中原和国内玉文化研究史上，无论是从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具有开创性或探索性的意义。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在于：1、引起人们重新认识和分离新石器时代遗物；2、由于今日的独山围岩是新石器时代制作玉铲等的基本材料，从而有可能使人们重新认识整个独山的价值；3、独山中的墨玉为复制新石器时代玉器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原料；4、独山玉文化的确立和知名度的提高，为南阳玉雕业发展和独山玉制品的营销将提供一次变革的机遇；5、为南阳“两节一会”注入新的活力；6、用南阳独山玉复制的“中华第一铲”及其他产品将成为国内外旅游市场的品牌产品⑩。
研究南阳独山玉文化的发展里程，探索其兴衰的规律，对于弘扬中华玉文化精髓，拓展南阳玉文化氛围，带动南阳经济持续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独山玉文化的创立，必将极大地丰富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为中国文明灿烂厚重的历史注墨添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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